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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講解

今天和大家介紹，有關禪宗大德的著作，這個著作，上人推薦給我們學習，香港慈興寺

開光的時候，幾位大德商量著怎樣將禪宗推展開來。上人就推薦這位博山和尚所講的法。慈

興寺開光時，就印刷了博山老和尚的開示和大家結緣，作為一個紀念。上人為這本《博山和

尚超脫真詮》，寫了一個序，先簡單的講一講上人所寫的序。這個序文是上人在香港西樂園

寫的。

「八萬四千法門，對治眾生煩惱，無量百千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受，都是教我們怎

樣去學習進入祖師禪定。「總入祖師的禪那」禪那就是思維修。就是怎樣去割除我們妄想，

「慈（是上人的自稱）生於白山與黑水之間，」白山就是長白山，黑水是黑龍江。就是在這

個地方生長，「養成喜靜而惡動之性」，就是喜歡安靜而不喜歡動的性情。

「童年參訪善知識」，上人童年的時候就四處去參訪善知識。「親近宗門諸大德」，宗

門就是禪宗，大德就是有道德，有修行的出家人。「上虛下雲老和尚為宗門泰斗」。宗門，

禪宗這一脈的泰斗，泰斗就是一個頭了，一個領導。

「眾生福田，弘法閩粵」。作為當時上虛下雲老和尚，在廣東這一帶作為眾生的福田，

來化導眾生，為眾生修福修慧。「駐錫南華」，老和尚當時駐錫在南華寺，於是就發願朝拜。



「去禮拜六祖之真身，請求虛老之開導」。大家都知道六祖菩薩的真身供養在南華寺，
於是上人計劃「作遠行之大計」，計劃南下，就拿些簡簡單單的衣物，一個人離開長白山去
廣東。當時求法心切，想要早點得到老和尚的開示，就露宿霜眠，晝夜兼程趕到南華寺親近
老和尚。航海梯山，路過南京，空青山兜率寺。搭船上山，路過南京的空青山，兜率寺。

這個廟的住持，了乘老和尚在舉行禪七，參加的人有幾十人，上人就隨眾參加， 裡面有
明觀老和尚，這位老和尚也是個老修行，凈空大師，妙真，濟眾，佛法，還有志願，律真，
寂光法師等等，這些法師的道心、菩薩心非常堅固。大家都抖擻精神，勇猛精進，甚至長坐
不臥。到後來結七了，上人繼續南下，大家用功到了無人無我的境界。可想而知，古人用功
多麽深切。

繼續南下從上海到廣州，上人當時身上沒有半分錢。還好有佛加持才能到祖庭南華寺。
虔誠來拜六祖菩薩的真身，也留下來追隨虛雲老和尚來修行，接著去了雲門寺。

雲門寺當時也是虛老負責的道場。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動了一個念，想去參方。就
向老和尚請假，告別老和尚，雲水香江，來到香港，隱居在香港芙蓉山的觀音洞。上人在觀
音洞時，當地佛教團體請上人講經講佛法，當時有講地藏經和金剛經。上人就在一個通善壇，
屬於道家的道場，這個通善壇到今天都存在，當時上人也收了很多道教的佛弟子。

「行平等之布施」，以法在香港來做布施，後來建立了西樂園。西樂園在香港筲箕灣馬



山村，這個村落是弘揚淨土的。改名為西樂園，專門弘揚淨土法門。

之後又修建了慈興寺，在靈會山開始接引一些參禪的人。就在這個大嶼山的靈會山慈興
寺弘揚禪宗這一法。當時有一位佛法大師，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大師，他就是上人在空青山的
時候，幾十個出家人一起用用功修行的其中一位。上人和他談起禪法的奧妙，討論禪的道理。
談到修禪宗這個法的人越來越少了。

剛剛講的序文，我們簡簡單單知道就可以。講到禪宗一法，越來越少人修持，大家很感
慨。乃至說到《博山和尚超脫真詮》這本書。

這本書是宗門的一個重要的經典。是挽救修禪的人的一盞明燈。應該將這本印刷出來與
大家結緣，以這個法給大家作為一個修道指南。於是發心去印刷這本博山老和尚的開示。以
此紀念當時慈興寺開光，並希望這個法對心宗、禪宗的不振微弱起到补益作用。

書裡圖文並茂，一看就知道講什麼。就算是鈍根的人，看到之後都會得到禪宗實在的利
益。內容非常充實而且理論圓融，契合佛陀立教的本懷。更加得到祖師以心傳心的秘密的意
旨。不僅僅是文字般若，更是對治眾生無明煩惱的一個良方。這裡上人稱自己為山僧，山僧
願盡棉力，講這本書印出來流通。這樣釋迦牟尼佛，博山老和尚乃至到諸位祖師，諸位老和
尚在常寂光淨土一定會很歡喜開心。這裡談到在西樂園新年正月十五時寫的一個序文，歲次
丙申年所寫。現在和大家直接講內容，就不講那麼多介紹。



禪門警策

參禪打七，原本是為了了道，道了了就知道生從何來，死歸何處。這個是打七，禪七的

目標。不再被世間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迷惑。這些塵世間的幻相，富貴，妻財子祿，都是因緣

的假象，不實在的，是無常的，不再被這些所迷惑。也就是就是覺悟到一切的境，一切的相

是我們自心的境界，自心的顯現。

所以說，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如果能轉這些物質的時候，就相等於如來了。若被物轉，

即是凡夫，如果被物、境界所轉，即是凡夫。所以在這裡，要轉凡成聖的話，非要參禪打七

不能做到，如果不用這個方法，就不能入門。

故講做功夫是第一個要務，對於打禪七的時間非常重視的。有一位來果禪師講過參加一

日的禪七，好過一個人自修三年。可想而知禪七的重要性。

不但是初學，即是是老參，已經修了很久的老前輩了，如果離開功夫，就會被習氣妄想

所纏縛，難逃這個生死，更可況是初學呢。

這裡講的功夫，在參禪裡面，用功夫來代表修持的狀態，如果我們念佛，念佛就是你的

功夫，修止觀的，止觀就是你的功夫。

為什麼呢，因為熟，熟境難忘故，熟境難斷。意思是說我們熟悉的，很難將它忘記，切



斷。參禪這個話頭，要從生處轉熟，要將生的轉成熟的。就是變成你熟悉的，親近的。

我們對生生世世的習慣非常的熟悉，對雜念、妄想非常的熟悉。一時察覺不到，就會容

易墮入熟境裡面，墮入妄的習氣裡面。故此參禪這個方法完全是為了了生死， 沒有其他。

這個生死的念，不認真，不切，就是不懇切，這樣就徒勞無益，沒有大的益處。得不到

什麼好處。如果我們生死的念頭懇切的話，那一定會得到受用。如果不懇切，就在禪七裡面

得不到什麼受用。也就是白費氣力了。

如果不參禪的話，任你怎樣著力，以著相來去修種種善，都是屬於福德。這是有漏有為

的法。只能得到人天的福報，卻始終都難逃生死和業的苦根。如果能夠切念生死事大，無常

迅速的話，就要發大勇猛的心。能夠痛念生死，自然不會懈怠。所以我們參禪，是為了研究

並究竟切斷生死，從而得到明白生從何來，死去何處。

禪宗的法裡面，強調以參禪作為修法。修任何一個法門都好，如果能夠以痛念生死的心

來用功的話，和參禪一樣，將你自己的生死之流切斷。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眾生有沒有這麼一種勇猛的心呢，修道時有沒有切斷生死之流的心呢？

如果有的話，覺得生死事大，就要研究個究竟。如果以切斷生死之流為目的來用功，修任何



法門都可以令你悟道。

我們人一日沒有悟道，沒有了道，在生死的路上，就是黑漆漆的，就像閉上眼睛，什麼

都看不到，眼前一片黑。這就是無明的覆蓋，在禪宗裡形容，在一個漆黑的山洞裏左思右想，

希望可以生存下來，生活好點。但是眼睛漆黑一片，看不到前面的路究竟是怎樣。自己在那

裡思量來生活，但不知道前途，所以做出來的事，一時做人，一時畜生，一時惡鬼，甚至墮

到地獄。做人還可以，惡鬼地獄就苦不堪言。所以必須下定決心來做功夫。首先要看破這個

世界，看破身心。

這個世界我們所見到、所聽到、所觸摸到的都是一種幻相，虛幻不實的。乃至到我們的

心念、身體都是假的。我們要明白，不單要明白，還要去做。你能夠看破，才能放下。如果

你看不破，你就不會放下。

所謂，但盡凡情，并無聖解。凡情就是凡夫的情見。聖解就是聖人的見解。聖人所證到

的，所見到的這個見解。意思是說只要我們盡凡情，將我們自己凡夫的情執，凡夫所見到的

事物，這些執著盡了，看的清清楚楚。放下凡夫的情見了，這個就是聖解。凡夫的情見都是

虛幻不實的。

用功夫，無論是參禪、念佛還是修止觀、持咒，不能夠覺醒的，不能夠明白真理，就是



因為一切的凡情在心上打擾。世間的種種的俗情放不下，無始來的習氣煩惱、無明不斷翻起，

正因為我們看不破放不下，故而才看不到真理。

如果你能夠將自己的煩惱習氣無明完全掀翻，一點都不保留，不隨著他走。單單這樣照

顧自己的功夫，日子久了自然就會有成功的時候。沒有其他的方法，所謂大疑大悟，小疑小

悟，不疑不悟。這個是禪宗講的功夫的內容。如果念佛的話你要照顧自己的佛號，如果不照

顧佛號，就不會有開悟的時候，如果不停的照顧自己的佛號，沒有二念。單單這一個念，久

而久之，功夫到了。凡情俗念脫落了，剝落了，自然就會到能夠悟道的時候。

昨天講到我們一般人都是看不開，放不下，覺得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身和心都是真的。

但是學佛的人，尤其是用功夫的人，無論修什麼法門都好，念佛、參禪或是誦經、持咒觀想，

我們都要認知這個世界森羅萬象，乃至我們的身心都是假的，都是虛幻不實的，都是暫時呈

現的。如果你沒有這個認知，不承認的話。你就會有妄想，種種妄想都會生出來。用功就不

會投入的用功。就因為看的不真，看不破，所以就放不下.當你念佛、參禪、誦經時，就會

有種種妄想出現。這個是修行用功的人一個很大的毛病，也可以說是根本毛病。

之前講到我們被無明煩惱習氣所覆蓋、所障礙，用功就是要將這些習氣的瀑流掀翻，一

點都不保留，單單就是你的話頭，用你眼前的功夫。念佛的眼前就只有佛號這一念，參禪的



眼前就只有話頭這一念。沒其他的方法，如果你能夠做得到的話，那成功的時日都不會遠了。

可以說參禪的人，“念佛是誰”是一個話頭，“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是一個話頭，
父母未生之前，本來是怎樣的面目？“是怎樣”這三個字就是疑情。

念佛是誰，“是誰”這兩個字就是疑情。這就是要我們去找，這兩個字推著我們去找，
因為不知道，所以要找，找到知道為止。就好像鑚一個洞，鑚不穿的話你就一直鑚，總有一
天鑚出去了。參禪這個方法，至關重要的就在疑情上面，如果疑情可以提起來，你自自然然
就提起，提在你的眼前，提在你心上面。這個疑情，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究竟是什麼？
就是這樣參。

現在的人參禪，參不起來，為什麼？不是說疑情不起來，不是參不起來，是不肯去疑這
個話頭。提起這個話頭去疑下去，時間久了自然就會親切。做功夫，需要將死字貼在額頭上，
始終都只有這個話頭，你的功夫，就好像有堵牆鎖住所有東西，外面的事一點都不知道，就
像死人一樣，只有這口氣，用這口氣來下功夫，如果能過做到這樣，功夫就會有多少的相應。

用功要知道不單在靜裡面去用功，也要在動裡面去用功，這樣才會實在。而且在靜坐的
時候，不單在坐的時候用功，行香的時候也要用功。靜的時候可以用功，行香的時候也都可
以用功。坐的時候純熟了，才有本錢在行住坐臥上去用功。



譬如說，我們平時走路的時候可以問，拖著死尸走來走去的是哪一個？坐的時候可以問，
拖著死尸坐在這裡的是哪一個？站的時候可以問，拖著這個死尸站在這裡的又是哪一個？睡
的時候可以問拖著死尸在這裡睡的又是哪一個？乃至每一個動作，穿衣、吃飯、上殿、過堂、
出坡、休息、方便（上廁所）時都可以這麼問，乃至到風動雲飛，流水花開，鳥鳴走獸都可
以這麼問。

動的時候，你能夠掌握好了，有個入的地方，才能自在，這樣來用功。如果有一個憎愛
的心，喜歡靜，不喜歡動，或者喜歡動不喜歡靜，這樣的情況，不要說功夫了，就算得到一
點了解，也很容易就會消失，不能夠保持的長久，和真正的功夫不相干的。

所以用功的人就好像一隻鶴立在雞棚之中，絕對是不徇人情，不講人情的，如果怕人家
講好或是不好，功夫就做不上，久而久之就好像一般人一樣，也是辜負了自己學佛一場。

古人做功夫，他是不怕不能生，只怕不死，有的人被人講說他做功夫做到死。每個人都
一樣業識茫茫，在業海裡面，升升沉沉，無所依憑，應該死的人，不管用功不用功，做功夫
會死不做功夫也會死，如果你能夠為道而亡，那就不同了，你真的能夠死到極處，不要說不
會活回來。

所以說，大死才有大活。凡夫的心不死，真的心就不會活過來。你怕人講好講不好，這
些都是凡情，如果你這些心不死的話，功夫也都用不上。就好像天地間，陰到了極處就會變



陽，陽到極處也會變陰，做功夫無論在心裡心外，單單就是一句功夫，念佛的就是一句佛號，

參禪的就是一個話頭，沒有其他。仰不知天，俯不知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在千千萬萬

人之中，如無人之境，功夫用到這樣才會有少許相應。又好像貓捉老鼠的時候，兩隻眼打開，

爪子打開，只會顧著老鼠的出入口，縱使旁邊有人走來走去，它也不會理會。做功夫也這樣，

參禪是這樣，持咒也這樣，假如因緣時節到了，㘞一聲，自然就會有大受用。

這裡講參禪要在本體做功夫，才會對本體有益，不要在古人的說話上面去猜、去卜度、

去推究，或者加以解釋。縱使在這裡得到一點點領略，都是數他人的寶貝，和自己毫無交涉，

毫不相干。更何況古人一言半句就好像火炬，接近了，接觸了有喪失生命的危險。怎麼會有

自己猜想，解釋的機會呢？

只要你一動這個思維，動這個想，那就和古人的公案毫不相干，與自己的本體上是完全

沒用的，沒有益處的。用功的人要離心意識來參，參到突然間心行處絕，自然就能親見本來

的面目。

如果用心意識來去卜度、去猜，只會業識茫茫，沒有根據。縱使有一些悟處，也只不過

是光影門頭，和自己的本體，昭昭靈靈的本來面目毫不相干。

所以講，迦葉尊者滅意根，迦葉尊者修意根而得道，得到佛的真傳，得到佛的正法眼藏



來譬喻。假設尊者就是修意根得到佛的傳法。什麼是離心意識，心意識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心就是心念，意就是意識，識是識流。所以說，如果用心意識來去卜度；來去參覺的話，

始終在業海茫茫之中。如果用心意識去用功夫，就是在我們心上起念，一個念頭生起，就等

於落在心識之中，這樣就和本體不相干。

所以參禪這個法要在真實功夫上用，完全在心源體上面來追究，心源就是心的源頭。不

可以尋言逐句，不可在說話上做口頭禪。這樣不但無益，而且會成為障礙。

現在參禪的人不在心源上面實實在在來去追究， 反而在眼耳之中來參禪，看些公案，聽

幾句禪宗大德的話，以為就是了。如果遇到真正有功夫的人，一問就完全無話可說。

神秀大師有一首偈頌，相信大家都聽過。「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

使惹塵埃。」就是要掃除心上的煩惱，不要新添別的煩惱。

那另一位禪師講法又不同了，黃蘗禪師云，「塵勞迴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

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兩首偈都可以作為我們用功的警惕。

「塵勞迴脫事非常」，在我們凡夫內心裡面充滿著凡塵俗事，現在做功夫要將這些凡塵

俗事脫離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要怎麼做呢？



這件事不容易做，第二句就是「緊把繩頭做一場」，就好像一個士兵守城門一樣，要把

關不讓土匪進入城池。要非常的小心，後面兩句很容易了解，「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

撲鼻香」。梅花都是冬天開花，香味特別怡人，但是要經過冬天寒冷徹骨，才能開的撲鼻的

清香。

用功的五種心態

以前在梁皇懺裏跟大家講過，用功的人有五種心態，這裡博山和尚也有講。

第一種要發勇猛心，要痛念生死，好像自己身處在火宅中一樣，又好像在水裡一樣，急

著要脫離出來。

第二種要發大信心，信佛，信自心是佛，心就是佛，一切萬法都是我們自己心所現的。

第三要發大慚愧心，他是聖人、賢人。為什麼他是聖人、賢人，而我是凡夫呢？這個是

我們應該覺得

羞恥羞愧的，要有大慚愧心。

第四要起真的疑情，單提一個話頭，不起第二念，廢寢忘食來用功、來參。睡覺不記得



睡覺，吃飯也不記得吃飯這樣來用功。好像一個愚癡的人、一個笨拙的人，疑情不破的話，

就誓不甘休。

第五要得到大悟，所謂大徹大悟。要和佛看齊，和佛一樣，佛悟的多少，我們也要悟的

多少，一知半解是完全不相干的，沒什麼用。

用功的人要有這五種發心，這樣用起功來就會有不一樣的受用。

做功夫呢，參禪很強調不起別念，用工夫的時候，就只有用功夫這一念。如果一起別念

的話，就與功夫有所隔礙，如果有一點點其他的念頭，就會離開道很遠。

什麼是別念呢？不但凡情是別念，聖人的見解也是別念；不但聖解是別念，心體上起稍

微一念，或取或捨，或執或化，都是別念，所謂「動則乖真」。有一點點的動，就離開了真

實。

這些都是我們用功的人需要知道的，好像念佛，念佛之中有好、不好，無論好不好，只

要稍微一動，這些都是別念，連第二念都不可以有，更可況你想起他事呢？更可況你和別人

講話呢？就離功夫遠了，也可以講你離開這個道了，你離真心、自性越來越遠。這個自性，

只要有一點點的微動，就隔開了。



所以禪師是不喜歡講話的，他們沒事不開口，連動念都不要動，更何況是開口，因為他

們知道，離真就假了，一動念，這個動本身就假了，這個念就離開真了。

我們都是拾人牙慧，但別人的功夫可以作為自己用功的知識。希望大家認識什麼是真什

麼是假，到自己用功的時候要怎樣去做，怎樣去管自己的心，你知道了什麼是真假，就不怕

被人騙，要騙你就不容易。

但你真的要認識真，之後就要放得下這個假，認識了真，但放不下假，依然在功夫上不

相應。你要看破放下。你不看破假相，以為天地間萬事萬物是真的，依然留戀，依依不捨，

就永遠都離開真，如佛所說，我們好像遊子，到處游離浪蕩的浪子。



聖凡變現生死圖说



接下來講的圖為「聖凡變現生死圖說」。現在只是和大家簡簡單單的介紹，如果要深入

研究，最好是逐個圖逐個圖的來了解。我把所知道來和大家介紹，作為一個引子，讓大家比

較深入來了解。至於我不知道的，就只能自己去研究了。

人生死源流，就算是聖人、賢人也很難去研究深入的宗旨，更可況是我們愚癡的凡夫，

還沒有了生死的呢？所以永遠沉在生死苦海之中，歷劫都在生生死死，沒有出來的日子。

因為不知道自性虛靈不昧。虛就是靈，能夠虛就靈了。靈呢，能夠靈，就不昧了。虛靈，

能夠應，感應萬事萬物而不迷失不迷惑，就是不會不知道。

不昧就能普遍照耀萬方，一切的地方，一切的事情，能夠圓融一切。沒有一個事情不會

感應得到，沒有一個地方不能感應的。非真非假非有非無。這裡就不解釋了，經典裡面都有

這樣的敘述。是不可思議的，至淨至明，是非常的清淨也是明明白白，本來是清清淨淨的，

古德經常所講的，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靈靈明明，這些都是形容這個虛靈不昧。

好像虛空一樣，一點都染著不到，如果染著的話就變成一個相了，這個相就現出來，這

樣就是妄。這個妄相，妄生起了，就成為業，有業就有苦了，就纏縛在生死輪迴之中。

這個圖講出來，希望大家能夠了解明白，相信的人立脫生死，就知道生死是可以了的，

不相信的人就永遠在輪迴之中。蓋有一物而非物，這個一物非物都是相對上面，讓我們認識，



就像六祖菩薩所講的“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長無短，無名無姓，無方無圓”，這個

時候神會大師出來講，這是眾生的自性，是神會的佛性。被六祖大師呵責，我都說了無名無

字，無名無姓，無方無圓，你為什麼還要說是你的自性呢，又說是佛性呢？這個是無一物，

非物，講的就是這個。這個是教我們，連這個名這個相都不可以有，都要放下。

你有這個相的時候，就被這個相所綁，如果有一個名的時候，就會被這個名所障。古來

大德都要表達這個的時候，都無話可說，所謂心行處滅，離文字相，離這個言語。這個是聖

人賢人的地方，能夠貫徹世間出世間的正路。

性也，非識也，識是屬於妄，世人知道佛呵斥識心是妄識，佛呵斥這個識心、妄心是三

世生死的根本，已經離開性。指導世人妙真如性是大涅槃，使人人悟道自己的根本，悟到本

性。

假如有相的話，有見解，而不認識這個心，這就是心外求法，就會生死輪迴。如果認心

不認相，就心外無法，生死永絕。



這個圖是性，屬於本際，也就是一真法界。
為清淨法身，是諸法實相，為三藐三菩提，
亦為空相，也為常樂我凈，也為真如性海，
又為作無見頂相。在禪宗門下，為涅槃妙
心，為威音那畔，為文采未兆，任何文采，
任何形容都沒有之前，又為父母未生前，
性之源有這麼多為法。

每一個經典有對此都有描繪。這首偈這麼

說，當一個人用功用到打開本來的時候，叫

做：脫落白牛不見面，明明朗朗星斗現。三

世諸佛今朝會，木人說法本無言。

白牛是法華經上面形容的大白牛車，這個

白牛，這個大乘法脫落了，就是說修行執著

都脫落了，什麼名字都沒有了，就是形容悟

道之後的心境。

明明朗朗星斗現，但是他又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眼前現現成成的。

三世諸佛今朝會，指一個悟道的修行人，

見道的境界，好像現在有這種的境界，大家

都在這種境界上見面了。這種是一種形容，

并不是說有佛現出來，或是說有過去悟道的

人示現，而是說過去悟道的人都會得到這種

境界，大家所見到的一樣，是沒有分別的。

第一幅圖，性之源



木人說法本無言，木人就怎麼能夠說法呢，怎樣用言語來說法呢，本來就是這樣。這個
是對第一個圖的描繪。

空相，其實就是本來面目，一真法界。描述的都是一個東西，不知道的話就會因為名相
發生爭執。不需要再名相上爭執，慢慢了解了名相的目的。本性的源頭一切的萬法都是從這
個圓圈開始，但這只是一個表法，代表一真法界。本來什麼都沒有，但我們要表達，所以用
一個圓圈。

因為眾生生活在物質之中，我們習慣了有形有相的東西，沒如果沒有這麼一個概念給我
們，我們不知道怎麼去了解，所以在無法可講中來講一講。

當有個概念的時候，就會執著這個概念，有了一個概念就很難回到自己的性，連這個都
要去掉，最難的就是去掉我們無始以來的執著，無始以來我們都生活在這種物質之中。



第二幅圖，性之精

這幅圖，又稱真心，為妙明心，
又為本覺，為如來藏，又為第九
白淨識。其喻為珠，為大圓鏡，
為月。在宗門為孤明，為靈知，
為本來心，為主人翁。

我們的八識眼耳鼻舌身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再加第九白淨識，這個是返本還源了。經典上就是
用白淨識來表這個法，來形容返本還源的境界，譬
如用珠來做比喻，有的用大圓鏡來譬喻，有的用月
來比喻。

在禪宗下用孤月，孤明，明明朗朗來比喻，有的
用靈知。所謂靈知靈覺，又有一些為心，本來心。
有的用主人翁來形容。

剛才第一幅圖講性之源，根本的源頭。現在次一
點了，已經成了精，第二幅圖性之精。悟道的人見
道之後就屬於第二幅圖的程度，悟道之後還沒有究
竟。如果究竟了是性之源，也就是悟道之後還要修，
你只是得到性之精，得到這個精，精是精華的精，
這個是第二幅圖的表達，要回返到性之源，本來的
位置。



性之源，開始墮落了，落在性之精，一真法界墮落成真心，本覺。講到開悟，就是
這種程度，達到開悟，看到真心，已經是大徹大悟，但之後還要修，回到性之源。

這個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修持，回歸到第一個，他知道，但是做不到。不單要做
到，而且要完全融入到性之源，佛的境界，所以講等覺的菩薩，破最後一份的生相無明
成佛。得到真心的人，還需要繼續積功累德，在這個階段已經非常的不可思議，種種神
通都有了。

變現圖，也只是一種表法，來表達。性之精，兩個圓圈，只是表達了他已經離開了
母體，墮落成真心，在體上，其實不可以表的。 圖上只是表達我們如何一步一步離開
我們的母體，第二圖表的是我們只離開了一步。下面還有。

我們修行人要逆流而上。



第三幅圖，識之相

此圖亦為心，覺知心，或者為精靈，
又為無明，又為識神，又為第八藏
識，阿賴耶識，又為第二月，又為
急流水，又次一等了，禪宗裡面表
達昭昭靈靈，又為常流流注。

這些都是表達這些狀況。屬於識的相。這個

昭昭靈靈是形容有光明的地方，也有不光明的地

方。這個屬於第八識，阿賴耶識。



第四幅圖，識之轉

這幅圖亦為心，為緣慮心，亦為念，
亦為想，亦為內覺，亦為緣氣，緣
影，也就是第六意識。比喻為獼猴，
亦為陽彌魚，亦為大末蟲。在宗門
稱之為鬼家活計。

這一幅圖，識之轉，如果用第六意識來表達

的話大家比較容易明白，這些都是每一個宗派對

這個境的形容，後面大家會更加容易點，都是我

們經常提到的相。



第五幅圖，識之結

這幅圖，中間有個身字，代表中陰身，
又叫中有身，為什麼叫中陰身呢，我
們人往生之後，還沒投胎之前，這時
候叫中陰身，可以投胎了，這個身體
叫中有身。

陰的意思是執取六塵，也是講遮障我們的法

身，被這個陰遮障了法身，有執取的意思，執取

善和惡，成為三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

三有業。

接著就造業，造三界的業。欲界有，色界有，

無色界有。

中的意思， 這個身已經壞了，下一個身還沒

有受，中間出現的。這個身一現，就不能出離三

界，難免六道輪迴來受生。世俗間就是魂，或者

用蟲蛾來譬喻。宗門說心有起滅妄想，一起一滅

之間，即是中陰身。就是我們的念頭一起一滅，

就是中陰，這是禪宗裏的表達。這個是識之結，

結呢，是指結綁的意思。



第六幅圖

這幅圖就更加明了，上是天，
左邊是人，上右是阿修羅，合
起來就是三善道。下是地獄，
右是畜生，左邊是餓鬼，合起
來就是三惡道。

這六道同在業身，三善道以這個十善道偏全分。
三惡道以十惡道偏全分，也就是我們行十善道的話，
我們就在三善道，如果我們做十惡業的話呢就在三惡
道，就看我們所做的是善業還是惡業了。

在三惡道裡面都有種種的情況，有輕有重，以情
想，就是有情眾生的思想來分別升沉高低。以夢來譬
喻。你想多的話就升三善道，情多的話就會墮到三惡
道。還要看我們貪瞋癡三毒的輕重。這裡以夢做譬喻。

從這幅圖上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道都在你的身
範圍裏活動，沒有離開你的身，也就是說無論你得到
哪一種身，都取決於你所造作的業，由此來決定得到
一個什麼樣的身體。

在禪宗，知見不正就會做傍生，向外馳求就會做
餓鬼，見解墮在清虛、虛明的話就是天人的見。稍微
雜一點的就是人。意志心志，志求勝解，想要得到一
種特別的了解就是修羅。在宗門，知見不脫就是地獄。
每一類眾生都有他自己的知見。



第七幅圖 識之能

這幅圖上面是佛，左邊是辟支佛，右邊
是菩薩，下是阿羅漢。佛呢是代表圓滿
報身，菩薩屬於願身，又叫做意生身，
從意念生出來的身叫意生身。辟支佛羅
漢是不受後有身，都是叫智身。

佛呢是圓應十方，沒有一個地方不應的，比

如水中的月。

菩薩分身六道，比喻是幻化，菩薩在六道裡

面度化眾生，也可以叫幻化身。

辟支和羅漢不被三有的業所牽引，天上人間

隨他們的意識寄居，比喻是離糠榖。這個是對

他們的譬喻。

在宗門下，悟法無性，心境雙明，就是羅漢。

悟法無礙，任運騰騰就是菩薩，他得到這個

法無礙，而能夠運用這個法自自然然，悟法本

源，一超直入，就是佛。



第八幅圖 識之盡

這幅圖呢，識盡了。非心，非性，
非識，非真如，非菩提涅槃，不可
名言就是不知道怎麼講，不可以比
較。不可以體會，無境界，無消息。

古德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又說：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到藤枯，句

歸何處。

又有說：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

身。這就是兩方面否定了，前後這種比喻來否

定，前面否定後面，後面又否定了前面，前後

都否定了。

在禪宗來講，這個是祖師禪，又叫祖師關。

又叫透法身句，又叫末後句，為向上一機。

明白了這幅圖，才能明白前面的七幅圖，否

則就像眼睛有翳，有問題一樣，看到空花亂墜。

根身器界都沒有捨離，更何況這微妙的道呢。



第九幅圖 識之用

這幅圖是識之用，講的是六根的妙用。

又叫解脫，比喻為鏡現像，在鏡裡面現

出來的像，又叫珠隨色。在宗門，叫恰恰

用心，恰恰無心。又說：此見聞非見聞，

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

何妨分不分。也就是不染不著。



第十幅圖 識之返

最後這幅圖呢是識之返，也就是無所表。

唯對六凡中陰，了盡無相，也就是對六

凡的眾生，中陰身完全了解了，是無相

的。所以虛存此圖。

三界外的聖人，出纏法身，已經出來了，

去來一如，去和來都是一樣的，沒有去沒有

來。前際後際都斷了，連中陰都沒有，用礦

金來做比如。宗門下用睡若不睡，其夢自除。

你睡也好，不睡也好，都沒有夢。

有出家人問嚴禪師：起滅不停時何如？

也就是我們起念不停。

禪師答：是誰起滅？意思就是連這個中

陰都沒有。這裡是簡單的講講這幾幅圖，這

只是知見上面講講，究竟對不對不一定的，

要靠大家自己去研究。這裡是過來人悟道之

後，對這個心的描繪，講給我們聽我們應該

怎樣認識自己。



問：這個本來的源頭是相應於這幅圖的第二還是第八？

答：這個源頭是指第一個，第二個已經次一點了，第三個更加次。那就看個人的修行了。

就算在第二幅圖裡面，都有很多高低差距。

什麼是圓相？

關於這個圓相，是唐朝有一位祖師傳下來。溈仰宗的溈山禪師和仰山禪師，仰山禪師當

時還是沙彌，一次和一個老和尚學習，這個老和尚有一本薄薄的書，解釋這個圓相，講人在

六道之中，都是講我們眼耳鼻舌身意，做什麼而感應到哪一個道的原理。這個是很初機的解

釋，也有很深的理論。他就拿給仰山看，仰山禪師看了之後一把火就燒了，老和尚很心痛，

因為就這一本，如果燒了就絕傳了。仰山問你幹嘛這麼緊張，你是不是想要這本書，那我寫

給你，當時寫下來，老和尚一看一字不差。

仰山禪師當時還沒有遇到溈山禪師，後來他到溈山遇到溈山禪師，就向溈山禪師問法，

問：「如何是真佛的住處？」佛所住的地方在哪裡？

大家知道溈山是哪位祖師嗎？溈山和仰山這兩位大德就是溈仰宗的創始人，上人得法的

這個宗派的創始人。溈仰是兩位祖師，溈山和仰山。在溈山這個地方成立的禪宗的宗派。溈



山是很好的地方，我去過兩次，環境也好，是修行的地方。在長沙，搭四個鐘頭的車或的士，

才到溈山。在寺廟的門口有一個村，寺廟離村落不遠。仰山遇到溈山禪師，就問他：「如何

是真佛的住處」。

溈山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焰之無窮。思盡還原，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

如。」以思無思之妙，無思是怎樣的？返思靈焰的無窮，焰是火，靈焰是講不可思議的這一

段火；無窮，這點靈焰的火是無窮無盡的；思盡還原，思到盡頭，返到這個源頭，性和相都

是常住的。事理不二，真佛如如，真是真心，佛是覺性，如是如如不動。大概這樣理解，可

以明白嗎？

靈焰的無窮和無思之妙，無思之妙是講作用，靈焰的無窮是講這個壽命，連續性。思盡

還原當回到這個源頭，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都是形容這個源頭的情況。那仰山聽

到這句法之後，就發願在溈山座下執役，做了十五年的侍者。

這個也是一個參禪的樂趣，叫我們要迴光返照，找回自己的本來的源頭。而這個圓相一

直都有流傳下來。博山和尚這裡解釋的圓相，有簡單的一方面，也有深奧的一方面，我記得

慈興寺開光時，有的法師將博山禪師所解釋的版本印刷流通出來，慈興寺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早期是有的。



做功夫的警語

今天講博山和尚開示裡關於開始做功夫的警語，就是叫我們要留意些什麼的話。

第一做功夫，最要發堅固的破生死心，要有一個很堅定的要看破世界身心，都是假的因

緣，假的現象，沒有一個實際的存在，全部都是假緣和合而成。大家都知道在六道裡全部都

是假相，是過去因緣結合而成的種種受用果報，人也好事物也好，都是因緣和合而呈現，無

實主宰。

從這個因緣觀法，可以了解到，過去的造作，造成了這一生的現在，就如現在大家可以

坐下來學習佛法，來修行都是過去因緣結合而成。等因緣一過了，這個現象就消失了。所以

從看破這個世間的因緣來說，我們要發心，因為如此，更加要發心。

文字上說：「若不發明本具的大理，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既不破，無常殺鬼念念不停，

卻如何排遣？將此一念，作個敲門瓦子。」

如果不明白本來的大事，這個生死的大事因緣的話，那生死心就不破，如果生死心不破

的話，無常隨時都會來，也就是說念念不停的念頭。如果生死心不破，那怎麼能夠排遣這個

念念不滅呢，一念生一念滅，現在用這個話頭作為一個敲門瓦子。也就是鼓勵大家用這個參

話頭方法，這個話頭作為指導我們去找回自己本來的面目，本有的心性。



如果這個生死心不破的話，也沒有辦法找回自己的佛性，所以古來大德參禪，真的很認真
的來用功夫。

有位大德問學人：「天下之間，最苦是什麼？」

學人回答：「地獄最苦。」

大德說：「在這件衣衫之下，不能明白生死大事是最苦。」

如果能夠明白生死大事的話，就沒有地獄，地獄就不存在。所以將在這件衫底下，不能明
白生死大事，不能開悟，不能見道見性的話，是為最苦，因為地獄的種子依然存在。地獄的
心，這個概念，你還不能沒有了，所以最苦。這是古人很認真的對待用功夫及真理的態度。

怎樣形容「如坐在烈火焰中求出相似，亂行一步不得、停止一步不得、別生一念不得、望
別人救不得。」好似坐在火堆裡，求出離一樣，亂行一步都不可以，停止一步更不可以，想
一想也不可以，希望人家救你也不可以，這是不可能的。各人生死各人了，沒有其他人可以
幫到自己。

「當恁麼時，只須不顧猛火、不顧身命、不望人救、不生別念、不肯暫止，往前直奔，奔
得出是好手。」

就在這個時候，只需要不顧慮猛火，不顧身心，也不要指望別人救你，也不要有其他念頭，



也不要停止下來，向前走，一路走出去就好了，就是一個好手。這裡是鼓勵我們不顧身心來

用功，能夠放得下當然是最好的，參禪這一法如此，修任何法都是這樣，教我們不要太過顧

慮這個身心。

第二，要起疑情。「何謂疑情？如生不知何來，不得不疑來處；死不知何去，不得不疑

去處。」參話頭的時候，最主要是起疑情，我們生不知從哪裡來，所以不得不疑來的地方，

死也不知道要去哪裡，所以不得不疑去的地方。疑是要我們起疑的情緒。這個疑的情緒不停

的帶領你走入這個疑的境界了，在這裡疑下去。

「生死關竅不破，則疑情頓發，結在眉睫上，放亦不下，趕亦不去，忽朝撲破疑團，生

死二字，是甚麼閑傢俱！」

對生死這一關還沒有看破，這個疑情就會發起來，總是有件事在心裡，放不下去，拿不

起來，不斷的思量，來疑，趕也趕不走，就這樣來用功夫。當功夫成熟了，疑團自然就化開

了。

古德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疑情到底是怎樣來的呢？初機來說，開

始是看，看到這個疑情成熟了，這個話頭不斷的在心裡滾動，這個話頭熟了，慢慢捉摸這個

誰字。有些人將誰字拉長，拉到可以在禪堂裡走一個圈，都還在拉這個誰字，在這個空間裡，



這段時間裡想一想誰字，慢慢推敲這個誰的意思和內容。這個是初初做功夫的時候，多看這

個話頭，看熟，然後拉長，疑下去，譬如說「念佛是誰」，有的法師叫「拖住這個死屍從南

走到北的是誰？」這樣來參。

或是看這個念佛是誰，看到熟了，不念自念的時候，慢慢來疑這個究竟是誰。在這個誰

字上來用心，來參，不明白就要問，追問，追問到一個名堂。問自己，但不要對自己解釋，

一解釋就沒有疑了，參禪就是要起疑情。這個疑的作用就是這麼大，如果能生起很大的疑情，

大疑就大悟，小疑就小悟。如果疑的境比較小的話，所悟的也比較小，如果不疑當然就更加

不會有悟的一日。

上人講過，大疑大悟，需要我們下一番生死功夫才會做到，大死才有大悟，如果沒有大

死的功夫的話都沒有大活的一日。這個也就是要我們大死一番，上人說的活死人。什麼是活

的死人，大家有沒有聽過？意思是說雖然我們人是活生生的，但我們很多事都不明白，對真

理不認識，顛顛倒倒的。現在是活死人，用功的修行，用功用到好像死人一樣。但是心裡明

明白白，對世間的事一點都不在意，不在乎。這個世間是剛剛相反的。

那小疑小悟呢，平時你明白一些道理，看書看經典而明白一些道理，這些也是一些小小

的悟境。在這些悟境是非常多的，比如你明白要修行，要持戒這些都是一個悟。你明白要做



一個好人，都是一個悟，小疑小悟。所以說學習佛法就是在一個參學的範疇裡面，因為我們

很多事都不了解，我們去看經典，念誦經典，可能在念誦的時候忽然明白了一個道理，或者

以前看很多經文都不明白，但一天你念念經典忽然就明白了，這個也是一個悟境。這種悟境

非常多。

所以講學習佛法是一個參，我們人在天地間，在這個世間，不斷的參。在這個世間你為

了生活都要參學，都要學習。是不是？不過一般人學習是為了生存為了色身，而我們學佛法

不單是為了色身，還是為了法身。大家的目的是不同的，但都沒有離開這個參學。

如果世間人知道了佛法的重要性，那人人都來學佛法，現在一般人不相信佛法，不明白

這個法的重要性，大家都是為生存，為了生活改善好一點，但不明白所謂好過一點是真的假

的，就沒辦法將心放在學習佛法上面。如果了解了這個真相的話，可以說每個人都會學習佛

法。大家同時都是追求這一件事，生存的好一些，但就是一個理解，一個不理解，一個相信

一個不相信。這個疑情可以說是禪宗的一個特色，只有禪宗講這個疑情的方法。

第三，「做工夫把個死字貼在額頭上，將血肉身心如死去一般」，看這個身體好像死屍

一樣。不要太顧慮這個色身，為它做奴隸。一般人都是為了色身來打算。為了飲食好不好，

為了色身漂不漂亮。這是一般人的做法，現在修行就是調轉過來不要再為這個色身。



「祇有要究明的這一念現前。這一念如倚天長劍，若觸其鋒者，了不可得；若淘滯磨鈍，

則劍去久矣！」

我們要對目前這個四大假合的身體認識清楚，這個是暫時存在的，始終都會敗壞的。最

重要的是有一個堅固的修道的心，如果這個做功夫的心，堅固的心做不起來，破生死的心就

不會強烈，這樣就不會珍惜時間。這個疑情來說也很難生起來，疑情生不起來，開悟見性的

機會就很少，少之有少。這個是第三。

做功夫第四的條件，做工夫最怕耽著靜境，使人困於枯寂，不覺不知。動境很多人都會

討厭，靜境就不同了，大多人都會喜歡這個境界，以為是好的境界，也可以說一般修行人都

喜歡靜，「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喜睡，安得

自知耶」。因為平時一向熱鬧，有機會靜下來的時候，就容易執著在靜境，就好像佛堂一樣，

也可以說人很疲倦，疲倦久了，就喜歡靜，喜歡休息。這個需要我們自己覺察，不要被靜的

境界困住。

「外道使身心斷滅，化為頑石，亦從靜境而入。良以歲久月深，枯之又枯，寂之又寂，

墮於無知，與木石何異？吾人或處於靜境，祇要發明衣線下一段大事，不知在靜境始得，於

大事中求其靜相了不可得，斯為得也。」



有的人尤其是外道修空觀、修定，很多時候將身心斷滅，斷滅了很容易做頑石草木，也

都因為喜歡靜境，不知道要走出來，日子長了，枯之又枯，喜歡枯寂，墮於無知，與木石沒

有分別。

我們人在靜境的時候要參究要明白這個生死大事。修行不單只可以在靜境裡面來修，也

可以在動境裡來用功，追著這個話頭進入疑情裡面，才會有衣線（衣服）之下明白這個生死

大事。這個是我們初學的人，初用功的人要明白的事。

這和來果禪師所講的差不多，個個大德差不多都鼓勵大家去用功，在文字上稍微不同，

每一個大德都有自己的文字，來果禪師所講的法很猛烈，很強烈。他是從念佛開始，沒有出

家之前念佛，修的很好，能做到一心不亂，很有境界，也會吟詩作對。出家之後，發現參禪

這法非常好，就放棄了念佛而來參禪，專心一志來參念佛是誰。在他座下很多修行人都有悟

境，他的發願都很好，很多人都跟著修行。上人來香港之後，來果禪師在大陸，上人也曾經

邀請過他來香港幫忙一起弘法，來果禪師當時沒答應。

有的大德說「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這個感受個個不同。有個比丘在參禪的時候，忽

然笑一笑，有人問他你為什麼笑，他說我知道原來我媽是女人來的。大德就認證了他。



另外有位大德出家時，他媽不讓他去別的地方出家，只能在離家附近的寺廟出家，方便

照料。一日他回家見他媽，他說：我找到了我丟失的東西了。 他媽說這有什麼奇怪的。他

說要去參方，他媽同意了，之前不讓他參方，因為放不下，現在他開悟了，就讓他去參方，

就這麼簡單，他只是找回他以前不見了的東西。

也有另一個公案，一個比丘，悟道了之後講了一句偈，好像都是見到梅花，因為古人一

日沒有開悟，一日都在尋找善知識。一日行到一處鄉村，抬頭看到梅花就悟了，原來是這樣，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悟是有深有淺的，我聽到實法師解釋虛雲老和尚開悟的偈頌，「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歷

歷；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歇。」實法師形容這個是悟到空性的境界，另外一首偈：「燙著

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解釋這首偈是菩薩

的境界。他是這麼解釋，真空妙有，第一首是真空，第二首是妙有。這是悟道的情況。

其實我們坐到現在，一個妄想一個昏沉就是這兩樣東西。很多時候我們在不清明的狀態

之中，但是用得到功夫的人在清明的狀態下，心是很明明了了的，所以有什麼事情發生，是

一清二楚的，不像我們現在這樣，妄想來了心就在妄想裡，對外面周遭的事不知道，昏沉更

加不要講，就是睡覺了。所以我們的內心發生什麼我們都不知道。



但參禪能夠起疑情，疑情不斷滾動的時候，他是知道的，外面的事情他不知道，但內心

的事情他知道。有妄想的時候他知道，他自然會提起功夫，妄想自然被疑情消化了，碾碎了。

所以開悟在經典上有三個特徵，第一自知自證。第二不一不二，第三個，他絕對不會有懷疑，

他自己很清楚。

每個開悟的人都是很清楚自己開悟了，明明了了，心很清明。

本性是一，但事很多。解決事情的方法也很多，不會只有一個。可以這麼來理解，在這

個天下，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就算是孿生都不會完全一樣，思想更加不會完全一樣，

大家的看法，思想，經歷都會有所不同，雖然本性一樣，但大家的經歷不一定一樣。

開悟之後有的人習氣重，悟道之後因為還沒有除習氣，習氣重的一樣會犯錯，不是說開

悟一定不會錯。所以治習氣很重要，修道來說，如果人本身習氣不重，參禪很快就開悟，如

果習氣重，參禪就難些，就算開了悟也都要除習氣。

來果禪師講悟道就是打破漆黑桶底，形容人就像一個糞桶，你很努力用功把桶底打穿了，

裡面的髒東西跌出來，糞便跌出來，但累劫積累的糞的味道依然存在，你就慢慢的刮掉，累

劫的習氣要慢慢的刮掉，這樣來譬喻我們人悟道之後依然要修行，更加要修行，因為以前不

知道自己臭，現在知道自己原來這麼臭，更加要努力修行。



如果你本身是清淨的，用功悟道之後，犯錯的機會就少。因為本身已經清淨了。所以悟
的境界，每個人不一樣，看每個人的程度和功夫。也都因為如此，在經教家的說法裡，就沒
辦法判禪宗是哪一個程度，因為悟道有高有低。沒法判。

上次講到第四個做功夫怕耽著靜境，喜歡這個靜境，很容易到無想天之類的境界，變成
草木之中。所以修行人要修行這類的現象，對靜境不要執著。

第五，「做工夫要中正勁挺，不近人情！苟循情應對，則工夫做不上；不但做不上，日
久月深，則隨流俗阿師無疑也。」意思做功夫要有衝勁，要有堅固的心，如果只是應酬這樣，
或者沽名釣譽的話，講應酬的話，這樣對功夫就不實在，屬於應酬之類的一概不需要，修行
就是修行。

第六，「做工夫人抬頭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行不知行，坐
不知坐。千人萬人之中，不見有一人，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團：可謂攪渾世界，疑團不破，
誓不休心，此為工夫緊要。」

說要專心致志在功夫上，行不知行，坐不知坐。睡不知睡，食不知食。修行人應有的心
理，有長遠的心來用功，他朝一日，一定有爆破疑團的因緣在。只在功夫上用功，用功到不
知日不知夜，非常的投入。



「何謂攪渾世界？無量劫來，本具的大理，沉沉寂寂，未嘗動著，要在當人抖擻精神，

天旋地轉，自有波翻浪湧一段受用。」

我們本來面目已經覆蓋了太久了，無量劫本具的真性，沉寂了，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的存

在。現有有一個敲門瓦子，敲敲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都變了，整個人都精神抖擻起來，在波

濤翻湧之後，忽然醒過來，覺得這個世界很親切很自然，本具的。

本來如此。就好像我們在禪堂行禪，行到不知不覺，忽然發現地板上的影子，影子本來

就在這裡，但平時混混沌沌，不知道這個影子，現在忽然舉起這個話頭，來敲，忽然間往下

一看，看到影子一閃，就把無明打開，當下就有一番受用，忽然醒過來。就如得到空性這樣，

來接受這個世界。這個就是攪混世界，抖擻精神，將天地都翻轉過來。將我們澄清一番，做

功夫要做到這樣地步，要做到抬頭看不到天，低頭看不到地，見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千萬

人之中見不到一個人，通身都是疑情，如果有這樣的經歷，自然會有受用。

這些都是用功夫用到上路的一種情形，對我們來說，大家是初初來打禪七，機會也不是

很多。未必有這種感受，但我們知道自己有這個現象出現的時候，你知道怎樣去做，不會走

錯。剛才兩段有什麼感受。

要專心，好似有個典故，講一個和尚用功用到他小解的時候，不是去洗手間，而是走到



韋陀殿，在菩薩像前小解。這時菩薩就現出像來讓他看到，他嚇醒了，就立刻懺悔，這些是

因為專心，不知道走到哪裡去了，當然他不是有心的。只是用功用到不知道外面的情況，在

身體上他需要小解，他照習慣去廁所，走錯到韋馱菩薩那裡。用功用到這種程度，在打七時

會有這種現象。

不在打七的時候就未必這麼專心，因為打七，很多事情都不需要顧，一般的清眾比較專

心來用功，心很清淨，如果平日，就很難做到這種情況。打七的意思也是這樣，所謂剋期取

證。設定一個時間段來用功，在這段時間一定要有證悟，來逼迫自己來專一。古人設禪七的

目的就是這樣。

第七「做工夫不怕死不得活，只怕活不得死。果與疑情廝結在一處，動境不待遣而自遣，

妄心不待淨而自淨。六根門頭，自然虛豁地，點著即到，呼著即應，何愁不活也。」

在修行當中最主要的是要突破自己的困境，怎樣能夠專一，比如我們散亂，怎樣能夠做

到不散亂，怎樣能做到不昏沉，突破自己的困境，這樣才是做工夫。這才是工夫上路。看到

高僧大德本身的經歷，以往修道的過程，依循這樣來做，功夫就不怕做不好，不怕話頭提不

起，就不怕疑情生不起，這就需要有長遠心，堅固心，不要怕剛剛參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參，

沒有一個入手的地方。久而久之，自然有條路在你前面。



假如功夫做好了，能夠生起疑情，當然疑情剛剛生起的時候不是很大，有時有有時無，

或者只是一點點。只要一直這麼提起疑情，一路疑下去，也有時會走失了，那就再提起。提

的多了，這個疑的情緒慢慢的，漸漸的就會大了。當疑成團的時候，就會自己滾動，不疑自

疑。就算有些什麼因緣來騷擾，你能夠提得起疑情的話，外面的因緣也會自己消失，或者排

除。有妄念生起的時候，疑情也會將妄念消化了，被疑情吞噉了，自然就會清淨。

疑情自己本身會產生力量，由這個話頭提起來，甚至不提，它自己都會默默滾動。就好

像以前古人，玩劍的高手，如果有暗箭射來，他很自然的就會一劍把暗箭打落。我們看這個

話頭，看到成熟的時候，如果有妄想，這個話頭就自自然然生起來，將妄想擋住。心自然就

會靜下來。你不要它靜，都會靜下來。你不需要排除，這個妄想都自然會被疑情擋住，這個

靠我們平時要自己照顧自己的話頭，綿綿密密的來提，自然就會產生這個作用。不疑自疑。

「六根門頭，自然虛豁地，點著即到，呼著即應，何愁不活也。」到了和這個疑情結合

在一起的時候，煩惱自然就會轉為菩提，就算不能轉，也會被疑情的力消化了，而不會影響，

不會傷害到自己。

又或者這個煩惱不會干擾自己和其他人。六根門頭講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無論面對外

境，或者第六意識這個內境，自然會虛豁，豁然開朗，六根門頭的作用會消失，任何一根對



境，一點就能呼應，一點就通，非常靈活，靈敏程度非常高。到這種境界，意思是能夠大死

一番就能大活。所以做功夫不怕死，才能活過來。如果怕死就活不了。做工夫就是要做一個

活死人。

「工夫做得上，如挑千斤擔子，放亦不下；」就好像古人挑水，有桶挑，但桶底是尖的，

不能放下，一放水就翻了，所以不能休息。不能放下，這個是古來修行人的一個方法，逼迫

自己來用功。

「如覓要緊的失物相似，若覓不著，誓不休心。」

就好像丟失了重要的物件，找不到絕對不休息，一直要找到為止。其中但不可生執、生

著、生計：執成病、著成魔、計成外。

這個講如果一生出執著就有問題了，雖然講做功夫，放也放不下，但不能因此而執著，

執取，遍計，如果執著遍計了，就是在光影門頭計算，會成魔的眷屬。為什麼會成魔，就是

因為著，計，是講邪知邪見。

「果得一心一意，如覓失物相似，則三種泮然沒交涉。所謂生心動念，即乖法體矣。」

執成病、著成魔、計成外道，這三種病和自己都沒有關係，一起心動念就會離開，違背



了這個本體，根本不會產生真正的意義出來。這個是提醒我們心要在功夫上，不要在功夫的

途中有執有著有計，這三種情況都屬於障道因緣。

「做工夫舉起話頭時，要歷歷明明，如貓捕鼠相似，」這個講貓看著老鼠洞口出入，一

出來就捉住，這個情況來形容修禪的人要有這樣的精神。貓捉老鼠，發現老鼠洞的時候，一

定會一心一意的堅守住老鼠洞，眼睛不會動的，眼睛一轉就昏沉了，老鼠有機會走了。這個

形容修行人好似貓捉老鼠這樣看著話頭，不要讓話頭走失了。

古所謂「不斬黧奴誓不休」。不然則坐在鬼窟裡，昏昏沉沉，過了一生，有何所益。

古人用不斬黧奴誓不休來表示參禪的決心，如果有這種決心，功夫會成功，如果沒有決

心，就好像坐在黑濛濛的山洞裡面，昏昏沉沉，有的修行人有這種現象，禪七打了好多個，

變成了老參上坐，但功夫不上路，很容易被人激上火。這裡形容昏昏沉沉，一坐下來，沒有

決心的話，都會昏昏沉沉，好像在黑山裡，動的怕動，靜的怕靜。

貓捕鼠，睜開兩眼，四腳撐撐，只要拿鼠到口始得，縱有雞犬在旁，亦不暇顧。參禪者

亦復如是。這個形容剛才貓捕鼠的情況，如果見到就會知道。如果你和貓玩過，你會知道，

貓要捉老鼠的時候，很精神的，專心致志的，貓就是這樣，眼睛骨碌碌的看著老鼠的地方，



等老鼠出來，一把捉住，它守住洞口，非要等到老鼠出來不可，就算有其他的誘惑，有雞從

旁邊走，它也不理會，狗會傷害它，它也不管了，意思是生死都不管了，只要能捉住老鼠，

得到這個好處，其他的事都不顧了，有危險不管，有好處不管，非要得到老鼠不可。參禪也

是這樣，要有貓看著老鼠洞的精神一樣，一定要捉到老鼠的話，一定有希望。

只是憤然要明此理，縱八境交錯於前，亦不暇顧。纔有別念，非但鼠，兼走卻貓兒。

參禪要發起奮勇的心，一定要研究明白這個生死大事，不管你是什麼風，黑風白風，什

麼順逆的境界參雜，什麼干擾現前都沒有時間照顧，如果生起任何其他念頭，不但老鼠，就

算貓都走了。這個是說參話頭，看到一個念頭，就跟著念頭走，而不在提這個話頭，就會被

念頭牽著鼻子走。連能參的心和所參的話

頭都不見了。所以說不單是鼠走了，連貓都不見了。

做工夫一日要見一日工夫！若因因循循，百劫千生未有了的日子。

做工夫要一天比一天有進步，見到功夫累積，假如因因循循，懶懶散散，得過且過，苟

且偷安，自己給自己找到道理，藉口，懶惰一下，被自己的習氣不斷的牽住，隨著自己的習



氣妄想跑，即是再長的時間，千劫百生都在輪迴，不會有了脫生死的一日。

博山當時插一枝香，見香了便云：「工夫如前無有損益，一日幾枝香耶？一年若干許香

耶」？又云：「光景易過，時不待人，大事未明，何日是了」？由此痛惜，更多加策勵。

教我們自己和自己算算，博山和尚自己插一支香，對自己說，功夫還是和以前一樣，未

曾進步，一天幾支香，一年幾支香，時間就這麼過去，絕對不會等人，不是說今天不修，明

天再修，無常鬼來了，你和他說，給多點時間，他一點時間都不會給你的。所以生死大事未

明，沒能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就要更加痛惜自己，要發勇猛心，非常珍惜這個光陰。睡都

要少睡來用功。

所以古人以前講的開示，都是激勵後學，讓後學不要生起懶惰的心。用精進勇猛的心來

用功。做工夫不可在古人公案上卜度，妄加解釋！縱一一領略得過，與自己沒交涉。

   對於祖師大德的公案，不要拿來研究揣測，應該如此如此，如果這樣和參公案是無關的，

而且會造成障礙，是沒相關的。一進入禪堂的話就要密集的修行參禪，就不能夠以研究的性

質來坐了，假如平時猜測卜度，就會成為將來的修行障礙。參禪的時候我們用的根，而不是

識。就算體會到祖師大德的公案，但和你自己沒關係，從用功夫上面講你得不到什麼好處。



禪的開示

阿賴耶識是個倉庫，我們把好的不好的都藏在裡面，第七是分別識，是專門運輸的，將

第八搬出來，將前面六個境的認識，放到第八識裡面，所以第七是搬進搬出。

現在將第八識搬出來，對事物有一種推動，有情感的影響，對境產生不同的變化和情緒。

瞋心重的人，容易對境起瞋恨，就算沒有境界，也容易有這種情緒，這就是種子現行。簡單

來說第七識就是運輸，第八識倉庫，無論黑白，善惡都藏在裡面。

如清理乾淨了第八識就會回到第九識，如何清理呢？關鍵就是這個搬運的第七意識，禪

宗裏打七就是這個第七識，打掉分別的末那識，要他不起作用，搬運的作用，我們稱為識流。

用功的人，第一要修止，然後要修觀。止，我們叫三摩地，觀是觀照般若。修這兩個法

門，智者大師創造天台止觀，當他寫摩訶止觀這本書的時候，說過佛講的法，全部為了止觀

而講。如果修行不修止觀，沒有辦法脫離輪迴，如果要脫離生死苦海，必定要修止觀。越早

修越早脫離生死輪。

怎樣理解他可以幫我們脫離輪迴呢，剛剛我們將識流，就是說第七末那識搬出搬進的作

用，修這個止就是要將這個識流停止下來。



初初我們習定的時候，發現很多妄想，妄想多的不得了，多到怕，多到煩悶，但我們都
必須要面對，能夠面對才能將他停下來，其實我們不需要怕，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
以前自己做的動作遺留下來的一點影響。當下來講，我們主要知道這是不真實的，一下子過
去就消失了，影響也會消失。

越深入的來修行止，定也會越來越深厚，就不會容易被轉。古人形容，泰山崩於前而不
變色，美女當前而不動，形容有定力的修行人。

止觀，就是觀察，當我們能夠觀察到自己的妄念，能夠看到已經是一種觀的狀態當中，
這種妄想只是浮在水面的渣滓而已。

當下我們更需要的是迴光返照，就是要向內心深處去追討，要看清楚，觀察清楚這個妄
念生起的地方是什麼？源頭是什麼? 當你定力足夠，觀察力強，就比較容易觀察出妄源是怎
樣得的。這時候會察覺到什麼都沒有，黑漆漆的，但依然都要深入觀察這個源頭。

分享兩個故事。

瑯琊山瑯琊覺禪師他的一位弟子。古人說三大阿僧，悟在一剎那。功夫到了，一彈指就
悟道了，但是這一彈指需要三大劫的修行，所謂漸修而頓悟。他有一位女弟子跟他學禪修。
這位禪師教她參“隨他去”，以此為話頭。



另一個公案是禪宗裏一位很有名的大德， 打算回家報恩，報六親眷屬的恩。他回到家鄉

之後，將學道的經過講給家鄉人，但整個村包括家屬都沒人信他。但唯一有一個嫂相信他。

向他請教，怎樣可以開悟。他就想了想，講你一定要相信我。他嫂子說：一定信，按照你教

的去修。他說你拿著雞蛋，好好保護它，不可以離開這個視線，不可以給它破。

如果它破了怎麼辦， 如果你真的好好照顧，它破那天就是你開悟一日。信不信？信。大

嫂就這麼去做了。

她將這雞蛋放在身上，放在手裡，無時無刻照顧它，不讓它破。那問題來了，晚上怎麼

辦？拿在手上很容易就壓破了。那就將這雞蛋用繩子綁在樑上，睡的時候可以看住雞蛋，不

可以離開視線。一早睜開眼就看著雞蛋。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大約三年。有一天，他嫂子中

午做的累了，休息了一下，將雞蛋吊起來，自己睡了。忽然聽到乓一聲，聽到雞蛋裂開的聲

音，雞蛋的蛋黃全部滴到自己臉上。就在這一剎那，悟道了，立刻向祖師講，這位祖師就印

證她開悟了。這故事不簡單的地方在哪裡呢？

置心一處，而且恆長，持久，很重要的一件事，很平常心去做，沒有期望沒有要求。不

奢求什麼。三年就成就了。任何人都可以的，你當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像保護生命一樣保

護它，一時一刻不要讓它從你眼前消失，能夠這樣做，就可以。難就難在你有沒有這樣的恆



心、信心、平常心。第一要信心，如果不信那沒辦法。不信，你做兩天就走了。

另外有一個，是徒弟報師父恩，這個徒弟是神贊禪師，這位禪師年紀很小就出家修行，

他師父教他出去參方，那時候唐代，很多大德。在百丈懷海禪師座下悟道，悟道後就想，想

起他師父，覺得回去應該報師父恩，回到剃度師父那裡。

師父問：你離開我這裡，得到什麼回來，有什麼成就？

神贊禪師：沒什麼得，沒什麼成就。

師父：那你跟著大家做工。一天他師父沐浴，大桶裏倒水，他教弟子幫他洗塵除垢，神

贊就撫摸他師父的背。禪師說：大好一個佛堂，而佛不聖。師父不明白，轉過頭望望他，禪

師又說：佛雖不聖，且能放光。說佛雖然不是聖人這個佛，但能放光。師徒之間的經歷。

過一段時間，師父在窗下看經，蜂撲窗戶，被神贊禪師看到說： “這個世界這麼大，你

不肯出去，偏偏要鑚戶紙，這麼個鑚法，驢年才能出去？”驢這裡暗示十二生肖，沒有驢年，

意思是出不去的。神贊還講了一句偈：“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鑚戶紙，何日出頭

時。”

師父以為弟子罵他，問神贊，你出去行腳這麼久，究竟遇到什麼人，學到什麼，這麼多

話要說。



神贊禪師：告別師父之後，在百丈禪師座下已經得到百丈和尚指示我一個休歇處。

這裡代表一個很安全平穩的境界，功夫。在這個境界上休息或者繼續精進都可以，一般

的理解是證道空性，知道萬事萬物的實相，不會再被事迷惑，不會再墮落。

他說，因為想到師父年紀大，這是回來想報師恩，師父聽到就對大眾講，今日我供齋，

請贊禪師來講法。於是贊禪師升堂，講百丈禪師的法給大家，靈光獨耀，回脫根塵，體露真

常，不拘文字，心性不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師父聽到，說：何其垂老，得聞極則事。所以他反過來拜贊法師為師父。看起來很容易，

但這個師父很灑脫。他也有悟境。他是幫他師父悟道。

關於止觀，是先修止，然後修觀。而這個禪那，六祖大師說過的定慧等持，禪那是在定

裏有慧，慧裏有定，所以是等持。那止觀如何呢？初初學的時候，修呼吸觀，梵語叫安那般

那，是修止的方法，或者修丹田，也是止。

觀就是內外觀，外觀可以觀佛像，太陽，月亮，這些都是觀，可以令人智慧升起。內觀，

觀妄想，觀真如。觀察妄想是觀察真如的一個初機，先觀察妄想，妄想停了，然後再觀察這

個空。在眼前漆黑一片，沒有妄想的時候，這個妄想哪裡升起的？觀妄想升起的地方。這個

是內觀。觀妄想和真如是層次上的不同。



而參禪是參念佛是誰，或者是父母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在誰上來用心。這個靜慮就是
直接在心上用功，放在一點上，這個點是誰，所以裡面有止有觀，止觀雙運。靜慮就是參禪。
念佛，是一個引子，重點是誰。將誰拉長，專注在誰上。心就照顧著誰，就像照顧雞蛋一樣。

問：話頭不見了，變成妄想。該如何？

答：如果把持不了誰字，變成了念。但是也好過打其他妄想。當我們用不了功，但，我
們要不斷提出來，當疑情起了，就要在誰上鑽研。

所以參禪有一個要求，參禪人要起疑情，疑情起了，不參而參，不用用心力，這個疑情
會推動我們去參。如果疑情不起，變成了念，怎麼辦呢。。。好好照顧了，慢慢繼續去看話
頭，看到有了疑情。

如果說話頭，一直這麼念，其實也沒壞處，從種子角度來說，一句念話頭，也是一個種
子，種子下多了，這個疑情以後就會起來。當然是說念到沒有其他妄想。可以很累，當疑情
提起來了，就不累了，我們覺得累是因為用心，不用心就不累，當這件事作為平常生活平常
的思考細水長流，這樣就不累，如果昏沉就要提起精神。這個是煩惱。

關於誰，你是找答案，不是找誰。不要用識心去想，不可以給自己答案，有了答案就參
不了了。



比方說，覺得痛，已經是一種情緒，之後覺得是我，這樣已經是一個答案，之後妄想不
停走出來，有了答案了，就參不了了，也不需要刻意提出疑情，一路看住這個誰字，看的多
了，內心裡面生出來，用功用到疑情就出來了。

但這個念和念佛有些不同，當我們還有妄想的時候，忽然提的起來念佛是誰，提不出來
的話，你就用念的方法來提疑情的一個方法，在內心裏有這個認知，並不是像念佛這樣一路
念下去。心裡要明白自己，是因為提不出疑情，才念，念也是為了提出疑情，這樣避免妄想
生出來，要明白這個情況。

平時的功課和參禪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樣的就是專一，所謂專一則靈，分馳則弊。

找一樣事，自己可以習慣專一去做的，用這個方法來攝心。如果你覺得一樣事，是重要
的，必須的，是一定要做好的，才會專心去做，如果你覺得一樣事不重要，那怎麼會沒有妄
想呢。古人參禪也一樣，他也不是整天坐在禪堂，他也是一樣做早晚課，過堂。當然禪堂是
參禪的。

比如說我們做早課，我們能夠專一嗎？如果覺得重要，必須做好，那就一定要專一，重
視一件事，心自然就歸向一件事，妄想不容易升起。如果覺得不重要，妄想隨時都有，無論
做什麼都一樣。



法身只是一個名相。千丈毗盧遮那佛，法身佛。法身無相無形，不可以用圖像，聲音等
等來去表達的。包羅萬有，沒有一樣不是法身，覺性是法身的一種用。不可以用一個概念來
形容。或者連“無形”都不可以這麼取。

若是身，業報身和佛的報身完全不同。佛是圓滿報身的，我們是業報的。菩薩身是願身。
羅漢是不受後有身。最主要是了解一下。如果法身無染無著，實能見能聞，這就是法身的妙
用。能見能聞是一種妙用，無染無著凡夫做不到，聖人才能做到。

後面講我們起居，妙用者建立天地，化生萬物，天地是凡夫境界上招感的受用。天地間
初成，不是我們可以想像，是我們的性根據業感而形成。從近的來說，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
地區，一個島嶼，我們造了很多高樓大廈飛機等，也是天地之間生化萬物，經過人的思維，
造作形成的萬物的一份子。

也是一個妙用，人本性的妙用。故說：人們日用而不知。我們平時已經在受用了，但自
己不知道，這個是妙用。妙用者，即是道也。豈可須臾離哉，我們人時時刻刻沒有離開過。
好像我們人的身體一陰一陽，腳也是一樣，一腳前，一腳停著，一個陰陽的表現，一動一靜，
就可以推向前，好像筷子一對，刀叉也是一對，要了解這樣的道理，要參禪修道。

修道的人，能去除私慾，除去物慾，才能叫修道，不除欲，基本和普通人沒有兩樣。能
夠除去私慾，才能復還天理，天然的道理，道的本體。得到大圓鏡智。



禪宗裡面講，我們不要執著於形相，大德巡香的時候，大通鋪打坐休息都在哪裡。據說
有一些吃飯都在裡面，有些要出去過堂。假設說裡面吃飯的人，拿了飯菜吃完後，他就繼續
用功了。如果在禪堂吃飯的人，基本所有的時間都在裡面用功，沒有分別什麼日月，如果累
了，就爬上去睡，一個挨著一個，精神夠了，起身到前面繼續打坐。

真的打坐的人，身體會起變化，什麼毛病都沒有。能夠進到那種禪堂的人，是經過挑選
的，方丈會挑選合不合格，如果不可以，在外面坐。不可以在這樣的裡面禪堂來坐。這些人
通常是發大菩提心的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要成佛做祖，要普渡眾生。所以大德們會給他們機會，你們什
麼都不要做，只要用功，不用功就是失職。

一次大德去巡禪堂，有一個班首坐的很直，方丈去了之後，說：裝模作樣！一路走，走
到另一個人，他歪著睡哪裡，翹起一隻腳，看到方丈一眼，不理他，繼續如此，方丈說，這
個才是真用功。其實這是一個表法，為什麼方丈這麼說，因為方丈進來之後，這個班首就立
刻用功了，做個樣子出來，方丈當然知道了，那個歪著的人，方丈說這樣就對了，方丈是有
功夫的人，讚歎這個歪著人，觀察到他真的用功，他的心是清淨的。

上人叫我們忍過痛關，起碼是開靜才放，為什麼上人堅持我們長坐，因為人有個習慣，
人習慣了40分鐘起坐，每枝香身體都會想起來。習慣了。假設你習慣了一個小時，心自然就



想起來。乃至7-10個小時，都是這樣。為什麼長坐這麼重要呢？當你的功夫到了時候，可以

進入這個靜，乃至定，或初禪。。。如果你習慣了一個小時，你的定境就自然1個小時出定，

起坐，你默默之中給了你自己一個暗語，就出來了。所以久坐的好處，越久，定越深，時間

越長，大德一坐幾日，幾個月，幾年，幾劫，因為他們習慣坐久。

體，法身，無形無相，可以從他的用上面理解。相，是千變萬化的，今天做人，以前有

沒有做過動物，有沒有離開我法身，沒有。 我當下的相，就是我法身的表現。法身的相是

千變萬化。有的菩薩發願做藥草，做溪流來利益眾生，他法身的相就是一條溪流，千變萬化。

無論男女貓狗等等，都是相，不可以取的。要從用上去了解法身。可以講一切相都是法身，

星河日月，大地泥土都是法身。

可以講緣起性空，因緣成熟了，出現一個有，一個相。這個相是有的，但是人會生住異

滅，因緣盡了，就散滅了，就空了， 那這個有和無，就可以表達出一樣東西出來，就告訴

你有一樣東西，有這樣的作用，但這樣東西，講不出來給你聽，但他有這麼個作用。你要了

解這個，不是從體上面明白，而是從用，這個用就千變萬化了，這個體也是千變萬化，看什

麼因緣現出什麼體。

報身來講，比較固定，報身講因緣，因緣具足，那種相好就好，不好的話比如一個狗的



報身，怎麼隨形好呢？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人能見到的，來表達。釋迦摩尼佛色身有

三十二相，這是他在娑婆的應化身，如果業報做到貓做到狗，就不是隨行好了。這就是業報

身了，狗是這個眾生的業報身。

法身是光明的，光明是一種用，一種特徵。當人修行到一定程度清淨了，自性的光明就

會從當下的業報身顯現出來，但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有的人看得到。什麼樣程度的光明呢就

要看他清淨的程度。上人的光，是清淨的，自然的，不需要特意放，他的體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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